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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的人民大会堂，身佩红花的

王翔显得很精神。在庆祝天宫一号与神舟

八号交会对接任务圆满成功大会上，身为

飞船系统副总设计师的他，作为载人航天

工程突出贡献者代表登台发言，一时间，

他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

然而，并不习惯“众星捧月”的王

翔，私底下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一

路走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比较幸运，

要是没有之前老同志们从‘神一’到‘神

七’的积累，也不会有我今天的成就。”

从2004年海外学成归来投身航天事

业，王翔在五院一直在和“神八”打交

道，和同事们发了八年“狠力”后，才有

了“神八”的完美表现。

交会对接任务结束后，要采访王翔依

旧很难。如今，他正马不停蹄地一边总结

此次交会对接任务的成功经验，一边准备

载人航天工程后续任务的推进工作。记者

好不容易“逮住”他一次，采访中途他还

“抽空”去开了个会。

皮肤略带古铜色，标准的板儿寸头，

憨笑不断。终于，王翔在略显空荡的新办

公室里，说出了他的故事。

到底是“胆小”还是“胆大”？

“我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新疆兵团的

学校里读书，成绩一直不错，在班级里很

少调皮捣蛋。”

少年时代，王翔在学校里守规矩，并

没有做过“出格”的事情，是老师眼中的

“好学生”。

课堂外，王翔和许多男孩一样有着同

样的爱好。也许是受做工程师父母影响的

缘故，他从小就对航空、汽车、机械类

知识感兴趣，也爱看侦探类和科幻类小

说。他喜欢收集《航空知识》、《兵器知

识》、《世界军事》一类的杂志，只是从

不拿到课堂上看，“这是因为我胆子比较

小”，王翔说。

人物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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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翔：“力”托神八  鹏路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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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交会对接任务圆满
成功之后，王翔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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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也有“胆大”的时候。2004

年，从德国学成归来的王翔进入五院总体

部载人航天总体室，开始着手“神舟八

号”的研制工作。刚进航天的大门，王翔

就给大家留下了一个“胆大”的印象。

当时，俄罗斯航天专家作了一场关于

交会对接轨道和对接机构原理的讲座，在

场许多听众都比较安静，哪怕有问题也

“憋”在讲座结束后私底下探讨。可王翔

却在讲座的提问环节中“吐”出一连串关

键问题，经俄专家解读，场下许多人受益

匪浅。

“并不是因为我比大家水平高才提出

那些问题，也不是因为我胆大。交会对接

是我当时专心想干的事儿，所以不想错失

宝贵的学习机会。”可见，王翔“骗”了

我们，他不是“胆子小”，而是干事分得

清主次。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在清华上学与之前的生活有了很大

不同。”王翔在谈及母校时，表情之中流

露敬意。“清华的学习氛围特别浓，周围

的牛人特别多，如果你不使点劲，很快

就会被落下。”和身旁那些尖子生比，王

翔刚到清华时的学习基础不算好，有时候

甚至听不懂老师讲的内容。“我学的是力

学，课程难度很大，学起来特别费劲。”

虽然基础差、课程难度大，但王翔也

没怎么“挑灯夜战”过，“头悬梁、锥刺

股”那种事更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他极

其讲究作息规律，持续不懈，打的是一场

“持久战”。从本科一直念到博士，王翔

在清华一待就是9年多。与大多数的清华

学子一样，王翔在清华毕业后，选择了继

续“读万卷书”，同时“行万里路”——

他进入德国马普协会金属学研究所，继续

博士后深造。

马普协会在德国就像国内的中科院，

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王翔所在的研究所位

于斯图加特市——德国“汽车城”，“奔

驰”、“保时捷”等知名汽车品牌都是当

地的骄傲。和不适应异国文化环境的学子

不同，王翔讲究随遇而安，对吃喝都没有

特别要求，一头埋进学习、研究中。在德

国，他身在“名门”，众事皆顺，一切都

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我还是更适合干工程”

对于海外的理工科学子来说，学成之

后留在经济、科技相对发达的西方国家，

在如今这个年代并不稀奇。可是，王翔例

外了。在德国的两年学习研究之路虽然平

坦，但王翔也开始更加了解自己，更加清

楚未来路在何方。

在与研究所同事们天马行空的思想碰

撞中，王翔的视野不断得到开拓。同时，

他渐渐坚定了不再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想

清芬挺秀

2010年4月，王翔在清华大学新百年人才
培养座谈会上发言



1032012年（上）

法。“干学术更加自由一点，但我觉得

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写论文也不是特别拿

手。我还是更擅长从事工程类的工作，通

过一群人的团队协作，共同达到目标。”

王翔说。

2003年德国学成归国后，王翔进入五

院工作。回忆起这个重大人生选择，他只

说了一句非常朴实的话：“我想我更适

合从事这份工作，也想为祖国航天干点

事。”其实，进航天单位工作的念头很早

就在王翔的脑海里萌发了。在清华大学读

研期间，他曾跟随导师与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公司一院有过项目合作。回忆那段时

光，王翔嘴中突然蹦出一句话：“那时，

毕业后干航天的念头曾在脑中闪过。”

如今，王翔已经回国8年，“神八”

也已在我国首次空间交会对接任务中圆满

完成使命。八年来，王翔一直在为“神

八”默默贡献着：从总体主管设计师到副

总设计师，从交会对接开始的专题设计到

作为总体技术负责人，他和他的团队陆续

完成了返回舱海上漂浮试验、综合空投和

交会测量设备联合校飞试验、飞船总体方

案、飞行方案，直到任务实施及总结……

字典里没有“差不多”

干工程讲究严谨，每个环节都必须做

到位，难怪同事们都说，在王翔的字典里

没有“差不多”这个词儿，无论大事小

情，只要他经手，一定得弄个明明白白。

经他审核的文件，他必会不厌其烦地把错

别字都挑出来，以至于同事们给他“较真

到极点”的评价。

交会对接任务刚开始，王翔便组织大

家起草了纲领性文件“21条”，涉及对接

机构的设计、要求，从选择什么样的对接

机构到力学分析、机电热接口等等，基

本涵盖了对接机构的全部功能体系，所有

的细节非常具体。王翔对待文件细致，做

起试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做飞船着

陆冲击试验时，他带领大家一条一条地

分析试验结果，“你的这个冲击曲线是

什么？”“响应时间是什么？”“峰值是什

么？”“对应的产品设计特性是什么？”点

点滴滴的问题，他丝毫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其实，从“神一”到“神七”已经做

了大量的同类试验，积累了很多数据，每

个曲线基本都已满足要求，但遇到某个曲

线的某个峰值有毛刺儿，他还是会警觉

起来，一定要把问题搞清楚，一时弄不清

楚，他就会把相关分系统的人叫来，一

起讨论，直到搞清楚为止。有人说，以

前那么多次也没发生过问题，干嘛这么

较真呢？

“要说我较真，得看是什么事儿。”

王翔说，“每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神

八’一旦出问题，代价太大。”

对待工作较真的王翔，对待同事却很

随和。曾经跟他共事的刘永喆回忆：有一

次在当阳出差，有两个招待所可供住宿。

一个条件好，但仅剩几张床位；另一个

条件很差，床位挤不说，床还咯吱咯吱地

响，没有空调，没有卫生间，屋里特别

潮。管后勤的同志要安排王翔住那个条件

好的招待所，可他坚持与大家住一起，把

条件好的房间让给了老同志。

王翔所在的“神八”团队里年轻人很

多，平均年龄只有30岁左右。“我挺喜欢

这样的氛围，一群人在一起干事，朝气还

是第一位的。”王翔笑言，“再说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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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老啊。”不到40岁的他在团队里已经是

“老将”了，当今我国航天人才队伍的年

轻化趋势可见一斑。

“靠数据说话，哪怕得罪人”

王翔适合干工程，不仅因为严谨，还

在于他始终致力于“优化”。无论是设计

工作还是管理工作，他都非常看重这两个

字。“航天工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就

像一台大机器，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个零

件，必须有效组合在一起，才能发挥出最

大的能量。”王翔坦言，现在的工作模式

还不是最好的，但至少目前来说是最合

适、最可行的。“我们就是要在现有的工

作模式框架内，不断优化，进一步提高工

作质量和效率。”

在“神八”的设计研制过程中，各个

分系统都存在自己的困难。“比如，设计

对接机构肯定希望控制越精准越好，误差

越小越好；而控制系统受天上各种因素

干扰，总有误差存在，自然希望对接机构

适应范围越大越好，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来

权衡。”作为“神八”副总设计师，王翔

经常要在不同分系统设计团队之间协调工

作，拿出大家都能认可的解决办法。

王翔告诉记者，在给各分系统提出设

计指标时，就已经总体考虑到大家日后可

能存在的一些矛盾，因此他会在定指标时

留有一定的余量。“这有点像打靶，比

如，给对接系统定的设计指标如同外环的

大圈，而给控制系统定的设计指标可能是

内环的小圈，小圈和大圈之间就是我们系

统的余量，这些余量就是为日后出现不可

预测因素所准备的。”王翔解释说，“交

会对接这个事情以前都没干过，我们必须

提前把标准和余量摆出来，之后碰到具体

矛盾再具体解决。”

虽然是副总设计师，但王翔协调各分

系统之间的问题时，并不是简单地在做一

个“和事佬”。王翔认真地说：“所谓协

调，形式上是把大家拉到一起商量，可

摩擦太大时，大家拍桌子吵架的情况也不

是没有过。这个时候，我就得站出来，让

各自拿出数据来。我们这项工作技术性很

强，没有数据，一切都免谈，哪怕我因此

要得罪人。”

但是，王翔随后话锋一转：“因为工

作而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但毕竟都在为

‘神八’而努力，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所以争完后没多久还是会亲如一家。”

别看王翔为了工作有时和同事针尖对

麦芒，但对待航天新兵，他总是悉心指

导，毫无保留地传授经验。他的同事朱亚

力坦言：“我从一开始做对接机构协调

到组建C单元、做整个整体的对接分离方

案，再到我负责的所有大型试验，我的这

一系列工作都是在王翔的指导下完成的。

无论我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毫无顾忌地与

他讨论。”

“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

“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生活

的全部。”对于这点，王翔态度肯定。

“我一直努力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寻找一个

平衡点，我身边的同事也是如此。”虽然

坚持工作和生活分开的态度，但是王翔在

生活中还是时常惦记工作，忙起来的时

候，工作经常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

王翔的爱人也在五院工作，他们每天

中午都在一个食堂吃 （下转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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